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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字猶龍，一字子猶，又字耳猶，號龍子猶，居所名為「墨憨齋」，別號墨憨子、

墨憨齋主人。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卒於清順治三年（1646），江蘇長洲人，崇禎貢

生，官壽寧縣知縣，明亡後，曾經參與抗清。

馮夢龍，文思敏銳，詩文藻麗，是明代傑出的通俗文學與戲曲家，經由他編纂或改編的相

關著作多達數十種，編著《三遂平妖傳》、《廣笑府》、《春秋指目》、《古今譚概》、《墨

憨齋傳奇》、《七樂齋稿》等，也刊行過山歌和掛枝兒等民間散曲集，著有《中興偉略》，其

中備受重視的小說作品總集就是《三言》。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的總稱，三書

各收錄四十篇故事，總計一百二十篇。此為馮氏採集宋明以來話本和擬話本，再經其改寫潤色

或整編而成的作品，其中也包含明代作家和馮氏個人獨創作品。話本，原是說書人使用的故事

底本，夾雜歷史傳說與筆記小說，並不十分容易閱讀，經過馮氏改編整理後，由於內容取材市

井小民的現實生活，並巧妙結合教化寓意，佐之以宗教因果輪迴，勸善懲惡，用以打動人心，

導化風俗，又因其故事情節曲折動人，因而廣受大眾喜愛。

《三言》中採集故事題材廣泛，包含經傳、講史、靈異、俠義、愛情等等，在《喻世明

言》序文中，提到通俗足以感動人心的功效，綠天館主人序：「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

鈍者汗下。⋯⋯可喜可惡，可悲可涕，可歌可舞，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

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另在《醒世恒言》可一居士序提到：「明者，取其

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

以《明言》、《通言》、《醒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其中「導愚」、「通俗」是

選文的指標，也得見其以通俗作品，進而教化社會，期待流傳久遠的用心。 

在這些民間文學作品當中，馮氏對於「愛情」故事，情有獨鍾，他曾編纂《情史類略》，

一名《情史》，收錄歷代和「情」相關的筆記、故事和小說，書前有《情偈》一則：「天地若

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在卷首《情真類》總評，也說到：「自來忠

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足見他對作品是否具備真性情的

重視。據聞馮氏少有才氣，曾經遊戲煙花，與名妓侯慧卿交往親近，最終苦無結果，為此作

〈怨離詞〉三十首，評話言及此皆從心中至情道出，足見用情之深。正因為其對於「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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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在《三言》篇章中，論及男女愛情的篇章最多，佔總數三分之一。這些愛情故事當中，有

悲劇、有喜劇，有復仇、有恩義，有因果、有靈異，人物性格鮮明，尤其是女性的角色，對於

情感自主與追求獨立，愛恨鮮明、溫柔婉約的個性，至死不渝的勇敢與執著，更為獨特出眾。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愛情這個話題，從古至今，始終吸引人們的目光，來

自民間市井小民的小愛小情，往往可以感動平凡人心，觸目所及，舉凡小說、戲曲、影視，或

是流行歌曲，纏繞著愛情主題打轉居半有餘。外遇、畸戀、失落、苦情、追求，總是容易引發

觀眾和讀者共鳴，愛情的是非對錯，情仇愛恨與離合悲歡，問天也尋不到解答。但是當我們回

頭看《三言》，品味其情節之曲折，人物對話之精采，情節設計之豐富，從中看到現實人生的

提醒與借鏡，力透紙背，入木三分，茲擇錄講述愛情名篇數則，以供大家賞閱：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出於《喻世明言．第一卷》，說的是恩愛異常的一對玉人，蔣興哥和三巧兒夫婦，蔣興

哥赴外經商，因病延誤歸期，坐愁紅顏老的美妻，誤中能說善道薛婆的計策，私通愛慕三巧兒

的陳大郎，雙方往來半年，等到陳氏出外經商，二人已是恩深義重，好不相捨，三巧兒將其夫

祖傳寶衣，轉贈情郎充當紀念，約定明年兩人私奔。出門在外的蔣興哥，陰錯陽差相識陳商，

結為知己，無意間見其貼身穿著自家寶衣，輾轉知道私情，返家休妻，但念及往昔恩義，未揚

其惡，未出惡言，寬厚地將全數陪嫁退回娘家。後陳大郎病死他鄉，三巧兒再嫁縣主，蔣興哥

續絃新婦，誰知一報還一報，當蔣氏成親當夜，只見新婦拿出舊藏珍珠衫，方知所娶之妻竟為

陳大郎元配，蔣氏言之：「天理昭彰，好怕人也！」後蔣氏落難入獄候審，這縣主正是三巧兒

後夫，三巧兒當日邊傍著閒看，一見蔣興哥之名，念及舊日恩情，不覺痛酸，以死跪求縣令，

只道是母舅家兄：「若哥哥無救，賤妾亦當自盡。」全力搭救前夫。事後蔣氏無罪，二人書房

相見，「也不行禮，也不講話，緊緊的你我相抱，放聲大哭，就是哭爹哭娘，從沒見過這般哀

慘。」縣令盤問過往，見夫妻恩愛猶在，成全將三巧兒嫁回，只是身分已由妻降妾，一夫二

妻，團圓到老。整篇說的是輪迴果報，呼應開場詩：「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

妻，人不淫我婦。」對於人心情慾的描寫，大膽露骨且細膩，男女對於追求情愛的歸宿與依

靠，卻又不失疼惜寬容與敦厚人情。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出於《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說的是負心漢莫稽，在才貌雙全團頭女金玉奴協助之

下，連科及弟，功成名就，後竟恩將仇報，藉賞月之名將妻推墮江心。金玉奴最後被轉運使救

起收為義女，機緣巧合，莫稽頂頭上司，竟就是金玉奴義父。義父見莫稽儀表堂堂，玉奴也不

願改嫁，作主讓玉奴回嫁莫稽。用計在洞房花燭夜，讓金玉奴「出口嘔氣」。只見新婚當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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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莫稽，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時，「如登九霄雲裡，歡喜不可形容，仰著頭，昂然而

入」，才跨進房門，「忽然兩邊門側走出七八個老嫗、ㄚ鬟，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

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這時，聽見房中嬌聲宛轉分

付：「休打殺薄情郎，且喚來相見。」莫稽一見，嚇得魂不附體，亂嚷道：「有鬼！有鬼！」

玉奴解釋後唾其面：「薄倖賊！你不記得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莫稽

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求恕。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恩愛更勝以往，也迎接團頭

至任所，奉養送終。這篇說的是姻緣前定，對謀害妻子的莫稽，其懲罰也只是嬌妻代為求饒

的小打，這情節在今日恐怕很難理解，但是可以從中見到明代婦女地位，相較男人仍有諸多限

制，二人出身地位不等，一為士人，一為乞丐之女，為了維持婚姻，還是必須仰仗貴人相助，

仍舊接受從一而終的寬容與妥協。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出於《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講的是才貌雙全杜十娘，執著愛戀外表風流，實為懦

弱的李甲。其對父命、禮法與佳人之間的承諾，搖擺不決。就連贖身之資，也令李甲左右無

援，直至柳遇春出現，慷慨拿出百金，明言憐杜十娘之情。在十娘重獲自由後，積極謀取幸福

之路，她周到安排妥當，讓李甲返家，她權作浮居，復求親友勸解和順，再攜她于歸。誰知李

甲輕信破人姻緣的孫富獻計，輕易就將杜十娘以千金轉賣。渾然不覺的杜十娘，看到李甲憂

愁，殷殷軟言撫慰道：「妾與郎君情好，已及二載，千辛萬苦，歷盡艱難，得有今日。然相從

數千里，未曾哀戚。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笑，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死生相

共，有事盡可商量，萬勿諱也。」得知李甲背信於她，她也不曾哭鬧失措。只見十娘放開握住

李甲的手，冷笑一聲道：「為郎君畫此計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而妾

歸他姓，又不致為行李之累，發乎情，止乎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哪裡？」李甲收淚

道：「未得恩卿之諾，金尚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明早快快應承了他，不可錯過機

會。」就在杜十娘告別李甲，前往孫富之船前，仍懷抱一線希望，刻意地盛妝打扮，直至確知

無法挽回李甲心意，她才決心一死，親手將奇珍異寶，在人前展示與毀滅，並要眾人為證，她

未負郎君，只怨李甲有目無珠，中道見棄，負她一片真心，絕望死心的她，選擇自我結束。李

甲大悔，孫富也來勸解。所悔為寶物或佳人，至此無關至要，終局兩位負心漢不得善終，十娘

想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她悲慘的一生，千挑萬選的男人，一生為自由所累積的連城財富，萬般

皆成一場空。

故事至此，警世意味已出，應是可以了結，但是，臨來更添一筆，十娘託夢報恩情，假漁

家之手，向當初相助百金的恩人，回贈明珠。足見十娘恩仇兩快、理智果斷的鮮明個性，而這

樣義無反顧，一手一步主導自我的俠女性格，相較於有眼無珠，出爾反爾的男人，益發顯得卓

然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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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油郎獨佔花魁〉

出自《醒世恆言．第三卷》，講的是花魁瑤琴與賣油郎秦重一段好姻緣，美麗出眾的花

魁，早為從良做好準備，一心想在官宦子弟中好好挑選良人，並沒把低微的賣油郎看在眼裡。

秦重辛苦存十兩金，繳妥夜渡資，對花魁相待以禮，且心甘情願服侍酒醉的花魁，用新袖裹住

嘔吐，用肉身暖著熱茶，足見性情敦厚善良，識趣體貼。直至花魁被吳八公子強行擄走陪酒，

將裹腳布扯掉、拔掉簪珥、棄之泥濘，任其丟置荒郊，正在花魁赤腳蓬頭，狼狽無助，秦重此

時恰巧經過，見此情景，心疼痛苦。而花魁跟賣油郎的告白，更是直率激切：「你是個志誠君

子，若不嫌我煙花賤質，情願舉案齊眉，白頭奉侍，你若不允之時，我就將三尺白羅，死於君

前，表白我一片誠心。」篇章所敘述的小情小愛，萬般真實，噓寒問暖的體貼，又哪裡是打傢

打伙的衣冠子弟懂得。本文不單揭露劣紳的橫行鄉里、見到娼妓地位的卑微。花魁一心追求幸

福的生活，當她看透所謂的官宦子弟，並不會像賣油郎這般愛憐疼惜她，她甘願「布衣蔬食，

死而無怨」，轉而追求一份平凡體貼的溫情，終而得以「夫妻偕老，兒子成材」。商人不入上

層主流，青樓不受禮法所拘，當生活條件日趨自主，當經濟不虞匱乏，婦女自主的能力提升，

既有勇氣決定自己的路，也肯定了愛情超越階級的力量。

總言論之，《三言》入選的愛情故事，不論是情節或對話，細膩淺白，鮮活生動，引人入

勝。我們從故事細節的描寫，看到當時的俗話與俚句，勾畫出明代市井生活和經濟水準。有些

篇章情節鋪陳，大膽直率且露骨，表達民間現實的豐富多彩，市井小民對於情愛與幸福的急切

渴望。凡人性中的善與惡，夫妻相處寬厚與尊重，背叛與遺棄，不論是對於愛情渴望、自我抉

擇的勇氣，或是對於伴侶生死如一的追隨，相較於明代的模擬復古文學，格外生動且具濃厚趣

味性，值得細細品賞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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